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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为世界提供了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文章从世界范围的遗产体系和农业遗产体系两个维度阐释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特征,认为中国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主要进展包括:发掘认定

工作全面铺开、保护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多学科研究逐步拓展和深入、社会影响力显著增强、
多功能价值开始显现、国际交流合作日益频繁.进而分析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

困境和问题:内涵理解与保护理念的认识偏差、遗产保护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保护和管理机

制不健全、科学研究和管理人才缺乏以及国际影响力有待加强.提出了深入推动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保护应从增强动态保护与科学利用的认知、健全管理和利用的体制机制、加强政策

支持力度、推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强化中国在该领域的引领作用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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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为特征的现代农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

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人们开始反思农业发展的政策、技术和模式,以寻求改进的思路.回顾

农业发展历史,传统农耕文明,特别是东亚农业,虽然物质产出远远低于石油农业,但“天人合一、因地

制宜、用养结合、循环利用”的发展模式,维持了几千年而不衰,传统农业精华在现代依然有应用价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保护那些产生于历史时期,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和重要价值的“活态”农业系

统,２１世纪初,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oftheUnitedNations,FAO)提
出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ImportantAgriculturalHeritageSystems,GIAHS)”保护倡

议,以保护传统农业系统的景观、在地知识和文化以及生物多样性,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国农耕

历史源远流长,劳动人民创造了璨若星辰的农业文化遗产并延续至今.中国政府积极响应 GIAHS
保护倡议,率先在全国范围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在保护与发展方面不断探索实践.文章从全球的

遗产体系和农业遗产体系两个维度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特征进行再认识,以期对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有更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总结了十多年来中国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上取得的成绩,并通

过近年来对多个遗产地的走访和调研,分析当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

因,提出深入推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对策建议.

　　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内涵特征的再认识

　　全球的遗产保护体系不断健全,已涵盖自然、文化、农业、工业等领域,另外,国内外对农业遗产的

研究和保护从来没有停止过.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放到全球范围的遗产体系和农业遗产体系中,能
够更清楚地认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特征,有利于把握其保护要求.



１．从遗产家族体系中再次认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世界范围的遗产家族中,形成共识及对现实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世界遗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工业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见表１.

表１　世界各类遗产及其主要关注内容

遗产类型 遗产关注内容

世界遗产 文化遗产(包括文化景观)
文物
建筑群
遗址

(文化景观包括:园林和公园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关联
性文化景观)

自然遗产
地质和生物结构的自然面貌
濒危动植物生态区
天然名胜

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同时满足关于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定义的遗产项目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表演艺术
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传统手工艺[１]

工业遗产
具有历史、科学、社会等价值的工业遗迹,包括建筑物、机械、生产作坊和工厂、矿
场以及加工提炼遗址、仓库货栈以及生产、运输、使用能源的场所和基础设施,还
包括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场所[２]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
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

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３]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水坝(主要用于灌溉)
储水工程,如坑塘
堰等引水工程
渠道工程等

　　世界遗产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

及自然景观.世界遗产是遗产家族中开展认定和保护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类型,包括文化遗产

(含文化景观)、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三类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１９７２年在第１７届大会

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世界遗产总数达到１１２１项,分布在

１６７个国家.中国拥有世界遗产５５项,总数和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在世界遗产名录中(主要是文

化景观),虽然也有农业类遗产,如瑞典厄兰岛南部的农业景观、葡萄牙皮库岛葡萄园文化景观、中国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等,但是数量占比很小.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

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１].相对于有形的物

质遗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通过口传心授的形式得以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

２００３年在教科文组织第３２届大会上通过.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项目中,亦有农业类,如蚕桑丝织技艺,二十四节气等.
工业遗产保护活动开始于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英国,对工业遗产的权威定义来源于国际工业遗产

保护委员会(TICCH)在２００３年发布的«下塔吉尔宪章»,狭义的工业遗产是指１８世纪从英国开始

的,以采用钢铁等新材料,采用煤炭、石油等新能源,采用机器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工业革命后的工业遗

存[２].２００６年,无锡建议将工业遗产所关注的时间延伸到工业革命之前.目前,工业遗产还没有开

展世界范围的认定.２０１７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中国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分三批发布了１０２项国家工业遗产.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FAO在全球环境基金(GEF)的支持下于２００２年发起的一个项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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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保护试点探索,２０１５年,FAO明确将 GIAHS列为常规性工作.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全球２２个国家

的５９项传统农业系统列入 GIAHS名录,其中中国有１５项,数量居世界第一.FAO对 GIAHS的认

定标准中至少满足五个要件: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食物需求与生计安全;具有生物多样性及重要生态

服务功能;蕴含丰富的本土农耕知识和技术;拥有文化多样性,在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方面具有传承

价值;具有特色的农业景观和水土资源管理方式[３].GIAHS的要件与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总要求有高度的一致性[４].简单来说,农业文化遗产是产生于

历史时期并延续至今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的农业生产系统,农业景观、知识与技术、生物多样性、农耕文

化以及遗产地居民构成了完整的农业文化遗产系统.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ICID)于２０１４年开始主持评选的遗产项目,主要着

眼于挖掘和宣传灌溉工程发展史及其对文明的影响.中国目前有１９个灌溉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提出和保护是对人类遗产保护体系的极大完善,与其他类型遗产相比,

GIAHS有其自身的特征.世界遗产中很多遗址类、建筑类遗产(如长城、故宫)已经失去或部分失去

原有的功能和作用,只作为文物或遗迹进行保存和研究,而 GIAHS是一种“活”的遗产,它与其环境

协同进化并传承至今,依然发挥农业生产、生态等功能,“活态性”“适应性”是其显著特征.世界遗产

中虽也有农业类文化景观,但在概念、评选标准、保护思路上与 GIAHS有差别[５Ｇ７].农业知识、技术、
制度、工艺、节庆、仪式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而这些都是 GIAHS的系统组成要素,重要的

是,农业文化遗产更加关注这些内容如何在农业生产系统中发挥作用并进行传承.灌溉工程遗产更

多地从水利工程本身研究其价值,农业文化遗产则延伸到水利工程所支撑的灌溉农业系统和社会经济

系统.如始建于春秋时期距今已有２６００多年历史的安徽寿县芍陂是中国陂塘蓄水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
其因地制宜的工程特点、完备的工程体系、科学的工程和用水管理制度,已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芍陂支撑了当地两千多年农业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蓄水灌区农业生产体系和生态环境景观,并由此衍

生出丰富的水利和农业文化,这正是农业文化遗产更加关注的内容,芍陂及灌区农业系统也入选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可见,GIAHS不是一项农业技艺、农业工具或者农业工程,它是一个由社会Ｇ经

济Ｇ文化Ｇ生态所构成的复合农业生产系统,从这个角度讲,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复合性”或者说是

“系统性”特征.由于概念和标准不同,不同遗产不具有可比性,通过比较,不是分出谁优谁劣,而是在

比较中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知.当然,由于 GIAHS提出时间较

晚,其他遗产保护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学习和借鉴意义,如文化景观强调对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突出“人”的作用,工业遗产保护中对其进行更新改造开展

遗产旅游的做法等.

２．从农业遗产体系中再次认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对农业遗产研究始于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农业历史文献整理和农业史综合研究,１９５５年

原农业部曾主持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８].农史事业奠基人之一万国鼎先生认为农业遗产

既包括古代农业文献、考古发掘材料,也包括农民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经验[９].石声汉先生曾撰写«中
国农学遗产要略»,认为农业遗产总体分为具体实物和技术方法两大类[１０].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后,学术界对农业遗产的内涵和分类也有所讨论.闵庆文认为农业文化遗产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一般的农业遗产)包括遗址类、工程类、景观类、文献类、技
术类、物种类、民俗类、工具类、品牌类,而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更强调农业的系统性,可以包括水土保

持系统、农田水利系统、抗旱节水系统、特定农业物种等[１１].２０１２年原农业部发文启动了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制定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将“人类与其所处环境协同发展中创

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的农业生产系统”作为主要申报和保护对象,这些系统具有活态性、适应性、复合

性、战略性、多功能性和濒危性.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业遗产中的那些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会涉及农业技术、工

具、物种、工程、民俗等广义的农业遗产,这些农业遗产往往根植于农业生产系统中,一旦系统受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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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其生存的土壤也会丢失.从这个角度讲,开展系统性认定和保护的现实意义更大.在实际管理

中,广义的农业遗产需要纳入整个遗产系统中进行识别、保护和传承,并在编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

护与发展规划时加以明确并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不管对农业遗产如何分类,在实践中已将广义的

农业遗产纳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进行整体保护.

　　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进展

　　中国人民顺应天时、讲求地利、重视人和,创造了种类繁多、丰富多彩的农业文化遗产.哈尼梯

田、兴化垛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桑基鱼塘、稻田养鱼蕴含了多级利用的循环观,京西稻作系

统、敖汉旱作农业孕育了宝贵的物种基因,古枣园、古茶园、古桑园记录了自然演替的沧桑变化,舞龙、
鱼灯舞唤醒了人们的乡愁记忆.开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于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践行“两山”理
论,拓展农业功能、推动乡村振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从２００５年浙

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首批 GIAHS保护试点以来,中国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为全球提供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１．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认定工作全面铺开

国家给予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高度关注,２０１５年发布的三份重要政策文件中都提及农业文化遗

产,其中«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中提出“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深化农

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中指出“加强农村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合理开发农业文化遗产”.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０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有关

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①.自２０１２年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以来,截至２０２０年１
月,农业农村部已分五批发布了１１８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积极向FAO 推荐和申报 GIAHS,
目前中国的 GIAHS数量居世界首位,组织开展了全国农业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经过地方推荐、专家

论证,共发掘有潜在保护价值的农业生产系统４０８项,成立了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

会,启动农业文化遗产监测评估工作,出台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北京市对农业文化遗

产资源进行了全面普查,编辑出版了«北京市农业文化遗产普查报告».«江苏农业文化遗产调查研

究»系统介绍了江苏省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

２．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制不断完善

２０１５年发布并实施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国成为第一个出台规范

性管理办法的国家,确立了“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方针,提出了“动态保护、协调发展、多方

参与、利益共享”的原则.虽然办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

下,负责本行政区内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检查验收、牵头制定保护措施等,但在实现管理中需要

自然资源、国土建设、文化旅游等多部门配合,厘清职责边界,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是开展相关工作的

重要保障.云南红河州成立了世界遗产管理局,在元阳、红河、绿春和金平四县成立了梯田管委会

或管理局,配备专职人员,拨付专项经费,并颁布了«红河哈尼梯田保护管理办法»«云南省红河哈

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梯田保护管理条例»及实施办法.河北宣化区出台了«宣化传统葡萄保护管

理规定».

３．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学科研究逐步拓展和深入

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数据库检索结果,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篇名中出现“农业文化遗产”的
学术文章达到７７３篇(不包括报道、通信、讲话等).有关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从最初的概念辨析、特
征分析向跨生态学、农学、社会学、地理学、环境科学、农业经济管理、历史、法律等多学科的广度和深

度拓展.农业文化遗产的起源与演化及其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启示是农史研究关注的重点[１２],农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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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支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２０１８年中

央一号文件指出“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

遗产”.２０２０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保护好历史文化名镇(村)、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文化遗产、古树名木等.”



化遗产系统内部的可持续机制不断被现代科学理论与实验所验证,如对稻田综合种养的病虫草害控

制[１３]、土壤活性改善[１４]等生态效益研究,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被揭示[１５].在保护

与管理制度层面,探讨了农业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生态补偿等政策激励机制、遗产监测评估、遗产保

护与农户生计关系问题等[１６Ｇ２０].在科学利用和发展途径方面,基于农业文化遗产多功能价值的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富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开发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业发展受到关

注[２１Ｇ２３].«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前沿话题»«中
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等一系列著作问世.围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综合性和地方性研究中心、院士

专家工作站等机构相继成立,初步形成了一支跨学科的研究队伍,当前中国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领域

的科研论文和著作数量居世界第一.

４．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影响力显著提高

在首届农民艺术节、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中国农耕文化展等活动中进行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宣

传展示.开展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主题展,组织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拍
摄了«农业遗产的启示»等系列专题片,出版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列读本»等图书,发布了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列科普微动漫[２４].中央及地方多家媒体多次刊发专题、专访和系列报道,社会

各界增强了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和关注度.２０１９年,第十七届中国农交会上,以“农遗良品———
来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馈赠”为主题的展区系统展示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近２００种优

质农产品.湖南省新化县开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旨在增加学生的农耕文化知识,唤
醒乡土情结,催生价值认同.云南红河州先后出版了«哈尼古风»«文化解读哈尼梯田»«哈尼梯田可持

续发展青少年教材»等读物,通过科学普及,让哈尼梯田农耕文化深入人心.

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价值开始显现

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显著的生产、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功能,为开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奠定了良

好基础.许多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现代农业,特别是对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发挥

了重要的产业支撑.云南红河州围绕梯田做产业,建设８万亩红米生产基地,打造“梯田谷雨”等品

牌,大力发展梯田旅游,仅元阳县普高老寨这一个村子就聚集着几十家客栈,每个客栈年纯收入可达

十万以上.内蒙古敖汉旗建立传统杂粮品种保护基地,累计收集农家品种２００多个,并建立品种保护

基地开展试验示范,依托传统小米品种资源优势,实施名牌战略,敖汉小米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国家优质米,行销全国７００余个县,有效带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浙江青田县大力实施“百
千万工程”,即每亩地百斤鱼、千斤稻、万元收入,一批返乡创业者积极发展种稻养鱼,带动老百姓发展

田鱼干加工,渔家乐等,涌现出一批致富示范家庭.

６．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国际合作交流日益频繁

中国从资金、人才等方面全面支持FAO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GIAHS保护与推广工作,积极推动

GIAHS保护纳入粮农组织常规预算进行支持.中国以开放的态度向世界分享经验,２０１５年米兰世

界博览会期间,中国开展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宣传展示,此外还先后承办 GIAHS国际论坛、
高级别培训班等,接待５０多个国家来华学习交流.中国科学家先后担任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指导委员会主席、科学咨询小组主席,在 GIAHS保护与推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中国与其他

国家加强 GIAHS交流合作,如福州市与世界葡萄酒产区法国勃艮第、兴化市与墨西哥市签订«农业

文化遗产合作交流备忘录».

　　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与问题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潜在价值远没有得到充

分挖掘,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等相比,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更大,与动态保护、适应性管理

的要求相比,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和管理能力还远远不足.

１．内涵理解和保护理念存在偏差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较之其他遗产发展时间短,人们对其内涵、特征的深刻认识以及保护要求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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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把握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宣传还不充分,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偏颇,有些人将

农业文化遗产当成过时的东西,有的将其理解为文化范畴的概念,认知偏差就会导致保护和发展措施

失位与错位.通过对哈尼梯田地区农户和管理部门的访谈调查,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不知晓农业文化

遗产的含义及其保护要求[２５].实践中,有些地方过分强调“原汁原味”,忽视了农民提高生活水平的

迫切愿望.受短期经济利益驱动,更多的地方重利用轻保护,只顾“拿牌子”,忘记“给票子”①,基础设

施投入不足,配套建设严重缺乏.在农业文化遗产热点旅游地区,大量游客的短时涌入,可能造成生

态环境破坏,比如梯田旱化,旅游垃圾等问题[２６].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需要在识别核心保护要

素的基础上进行整体保护,个别地方对遗产保护的对象不明确,保护与发展规划流于形式.

２．政策支持上缺少专项资金和项目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项新型的遗产类型,在发展初期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支持和推动,况且已认定

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覆盖４０多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很多位于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区,这些地

区基础设施薄弱、人才匮乏,遗产保护的难度更大[２７].现有政策对农业文化遗产的扶持力度还远远

不足,甚至没有达到传统村落的资助水平.如,中国传统村落已纳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入选的村庄

可获得３００万的中央财政扶持资金,而农业文化遗产还没有中央专项资金支持,这影响了各地对农业

文化遗产申报的积极性,地方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也远远不足,特别是贫困地区,地方财

政在捉襟见肘的局面下很难顾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从国际来看,日本政府于２０１５年将 GIAHS写

进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国家农业政策,出台补贴或激励措施,如佐渡市针对农户采取有利于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生态恢复的措施给予经济补偿,石川县还设立１亿美元的里山促进基金[２８].韩国列支预算专

门用于农业遗产保护,从２０１３年起分别向每个农业、渔业文化遗产地提供为期３年共计１５０万美元

和７０万美元的支持,其中７０％来自中央财政,３０％来自地方政府[２９].

３．保护与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基层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偏弱,机构、人员、资金投入长效机制不健全,多数遗产地未出台保护管理

实施细则,农业文化遗产监测评估制度还不完善,没有形成常态化机制,对破坏遗产资源和疏于管理

缺乏实质惩戒性措施.多方参与和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目前行政力量推动起到主导作用,社会力量

广泛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局面还未完全形成.农业文化遗产本质上是一个生产系统,农民是农

业文化遗产的直接经营者也是保护主体,然而受制于力量分散、保护意识不强、开发能力不足、经营能

力有限,农民从遗产保护与利用中获得和分享的收益还很有限,影响他们参与保护的积极性[３０].产

业促进机制不健全,遗产地特色产业发展水平不一,有的已经形成知名品牌,如福建安溪铁观音、河北

宣化葡萄等,但更多的产品品牌影响力不足.遗产地农产品加工业、生物资源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不足,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层次较低,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没有得到充分延伸.

４．科学研究和管理人才缺乏有力支撑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复合系统,在科学研究上必然需要多学科的介入,目前从学科介入来看,生
态、历史、农业技术与经济领域较多,文化、法律、管理等学科研究还不足.从研究主题看,遗产保护,
资源评价、开发和利用,遗产系统特征与价值等方面的研究较多[３１],农业文化遗产的生物多样性维持

机制、景观稳定机制、保护与开发的科技支撑体系、产业发展促进机制、遗产监测与评估的方法体系等

重大科学问题上还需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从项目支持看,缺少国家重大项目和各级研究基金支持,
前瞻性、综合性、交叉性的研究还不多.从研究机构看,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国内少数几家科研单位,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参与还不足,难以满足为地方培养实用型和复合型遗

产管理与科技人才的需求.

５．在全球遗产家族中的影响力和保护力度有待加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已得到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的普遍共识和高度关注,然而从

GIAHS分布国家看主要集中在亚洲,亚洲的 GIAHS数量占全球的２/３,北美地区还没有入选的 GI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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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部分地区存在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而获得“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后,缺少保护资金投入的问题.



AHS,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缺少相关的国际公约.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也存在激烈竞争.如,
日本、韩国等国在人才、资金等方面支持粮农组织开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推广工作,承办相关国

际活动,在规则制定、遗产申报等方面争取有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目前在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应该在此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深入推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

　　促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科学发展与合理利用,需要将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相结合,政府引导

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农民主体与多方参与相结合,多管齐下,多部门合作,深入推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可持续发展.

１．增强动态保护与科学利用的意识和观念

持续开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加大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宣传,使其摆正对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的科学认识.继续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各类农博会等节日和展会中开展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宣传展示,深入推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校园、入社区,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基地和展示窗口.

２．健全管理和利用的体制机制

遗产地要有专门的保护与管理机构,有稳定的管理人员和工作经费予以保障,有相关的管理条例

及实施办法,健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监测与评估制度,对管理不善造成遗产破坏的,探索实行黄牌警

告、红牌退出制度.在遗产利用上,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把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留给当地居民,鼓励

遗产地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开展精准扶贫,支持返乡农民工、“新农人”等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开展创

业活动,在金融、保险、用地、技术等方面开展政策创设.发挥传统品种资源优势,培育农业品牌和产

品品牌,选择一批有发展潜力的传统手工艺,进行产业化开发,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旅游产业

有序发展.

３．加强政策创设和支持力度

将已认定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给予稳定扶持,鼓励遗产地整合相关

项目和财政资金,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和文化传承等工作.加大对贫困地

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探索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与文化补偿机制.在基础设

施、产业开发、品牌建设等方面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遗产保护与发展.鼓励遗产地列支保护管理

经费和扶持资金,给予开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单位和个人一定奖励.

４．推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

在国家重大研发计划等项目中设立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课题,加强资助力度,鼓励开展跨学科

综合研究,吸引遗产地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队伍,加强可持续机制、技术支

撑、产业发展、监测评估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建设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和示范基地,推动研究成果在遗

产地应用,优先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建设研学基地.加强学科建设,设置农业文化遗产本科课

程及研究生专业,培养更多的管理和实用人才.加强基层管理人员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管理

能力.

５．强化中国在GIAHS中的引领作用

继续支持粮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保护行

列,提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国际关注度和影响力.支持中国科学家、管理人员在粮农组织等国

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协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工作.讲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支持国内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与国外遗

产地开展结对子等交流活动,推动制订«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争取成为国际公约的

发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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